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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百二十九回第一百二十九回  安富陳榮謀按院　善財龍女戲觀音安富陳榮謀按院　善財龍女戲觀音

　　龍兒將看出蛟行小足之事，痛哭說知，道：「看他病症，竟像害著相思。姪兒到此時候，姑娘又這等愛他，不得不實說了。」

鸞吹正待回答，丫鬟急報：「師爺聽見這邊哭聲，只認太太有變，大叫母親，嚇死在床了！」鸞吹滿心辣痛，七跌八撞的，趕過房

來，捧著蛟行頭面，極聲哭叫。龍兒學素娥之法，用力一拿，方哭醒轉來。鸞吹脫去衣裙，單留小衣，鑽入被中，將蛟行抱在懷

裡，臉對臉兒的說道：「親兒，你有心話，可從實告訴，沒有不依從你們的。你病到這樣地位，還只顧藏在肚裡，你就不顧性命，

也須憐念我兩人性命。倘有三長兩短，不急死，也須苦死了！」蛟行淚如雨下，礙著龍兒，欲言又止。鸞吹把眾人俱遣出房，單留

小連一人。摸他身上，衣褲相連，用線縫扣，還是連靴睡在被裡。因喝小連道：「你這丫頭，怎不替小姐脫掉了靴子？我兒，你把

改裝來意，快說出來罷！」　　蛟行見事已破露，只得含羞說道：「孩兒實即府學教官孫女，姓錢，不姓魏，蛟行即孩兒之名，並

非表號，是吟詠之吟。小連亦是憐愛之憐。父母俱亡，自幼家祖撫養教訓。因孩兒有些姿質，妄想擇個佳婿。到任後，常把大哥會

墨及殿試三策諷誦，說是天下奇才，只可惜已有親事，對著孩兒歎說：『天生你這般才貌，又天生文年兄這才學，年紀又甚相當，

而不能配合，此乃命也！』及大哥由常至蘇，家祖迎送回來，向孩兒說：『為庸俗人妻，不若為英雄之妾！他父親四房姬妾，皆屬

官家才貌俱全之女，還有郡主在內。你若肯貶屈，我就請媒議親。我看文年兄相貌功名，俱不在文年伯之下；為其側室，亦不至辱

沒家聲。你不見齊桓、秦穆皆一時霸主，尚以女為重耳妾媵乎？』孩兒亦愛會墨三策如寶，又因家祖贊不容口，援古證今，苦苦相

勸，心便活動。但不知人品如何？倘徒有才華，而狠戾輕薄，豈不誤終身大事？故與家祖商議，改裝至此，密探得德與才稱，再議

婚姻。數月以來，見大哥德器深沈，性情溫厚；兼蒙母親慈愛，不啻親生，竊幸此事可成，終身有托。不意八月初五一夜，為大哥

灌醉，識破丑形以後，即情意冷落，形跡闊疏。孩兒自愧自憐，鬱結不解，遂成此病。今蒙母親盤問，敢不實陳！」說罷，嗚咽不

已。

　　鸞吹手拭其淚，說道：「他父親現是六房妻妾，他將來亦無禁其置妾之理。得爾心肯，我所樂從。只要你把心放寬，病好起

來，即擇日下定。母親及二哥處，包在我身上，修書玉成，卻不可因定了親，怕有嫌疑，便要回家。要如童養媳婦一般，你與大哥

兄妹稱呼。待大哥離了外任，再定行止也。」蛟行道：「蒙母親垂慈，是極好的了！但不知大哥心上如何？若有嫌棄之心，雖母親

屈成，將來必有團扇之悲矣！」鸞吹道：「這是你錯疑他了。他因你病，容顏捎瘦，飲食俱廢，淚點不乾，你難道不知？」蛟吟沈

吟道：「求母親問明，八月初五以後，相待何故迥異於前？以實告知女兒再處。」鸞吹應諾。令小憐脫去蛟吟小靴：「取人參湯來

吃，講這許多話，定是乏了。」

　　自己便穿衣起床，回至房中，盤問龍兒。龍兒道：「姪兒因看破改裝，便覺有男女之嫌，以後實係形跡闊疏。卻並未情意冷

落。只不便黃昏侵曉，密切談心；酒後茶前，詼諧肆意，以致他猜疑了。姪兒除非終身不置妾則已，如許置一妾以佐理內政，則走

遍天下。何處可尋？還有甚不願呢？妻妾之間，最易生嫌。此女待姑娘如此孝敬，必能順事表妹，不知姑娘意下如何？」鸞吹大喜

道：「我已一口許下他了！」因把自已之言，述了一遍。龍兒亦大喜致謝。鸞吹忙去說知。蛟吟益感龍兒之有情，而又能守禮，心

結一解，便一日一日好將起來。鸞吹急急趕起主婢兩人衣裙鞋腳。至十五日，龍兒、蛟吟生日，病值全愈，蛟吟改換女裝，至鸞吹

床前問候。

　　鸞吹細看，與鳳姐眉目不同，美麗則一，更饒一種纏綿婉媚情致，不覺我見猶憐，捧住香腮，連喚：「親兒！你病初癒，不該

起得恁早！今日你兩人生日，便是吉期，待你大哥進來，替你作定便了！」蛟吟臉上泛出兩朵桃花，垂頭不語。鸞吹洗面，便來捧

巾，梳頭便來理櫛；從前雖是親熱，究有男女之分，此時則更水乳交融矣。龍兒行香回來，便要避入裡間，被鸞吹一把扯住道：

「女兒怎是這樣？你兩人每日要一處辦事，商量計較的，豈可相避？我說的如童養一般，兄妹稱呼的了，快大家相叫。」蛟吟只得

低低叫一聲大哥，龍兒便回叫二妹。鸞吹道：「女兒行二嗎？」蛟吟乖覺，答道：「女兒並無姊妹，想是留姐姐的地步。」

　　鸞吹歡喜說：「這也是個道理。但你表妹年紀反小些，便怎麼處？」龍兒道：「現在公主娘娘，不是以小年而居四位庶母之上

嗎？二妹將來，自然該稱表妹為大姐姐也。」因向蛟吟道：「我們先行了望日之禮，停會再行生日之禮罷。」於是兩人望空拜了祖

母、父母，去見了東方僑，鸞吹稟知情節，驚喜不已。回來見過鸞吹，然後二人相見。鸞吹道：「以後女兒就在房裡辦事，夜間就

與我同床睡覺。」蛟吟便令小憐，將文捲鋪陳都收拾過這邊來。午間，鸞吹復領二人，去拜了東方僑，望空遙拜水夫人等，兩人又

拜了鸞吹。拜時雖同站一單，卻總後一步，不敢與龍兒齊等。鸞吹深喜其禮讓。蛟吟請龍兒上坐拜壽，龍兒道：「夫妾之禮，以待

將來。如今且只行兄妹之禮。」鸞吹道：「論起來，女兒是西賓，還該僭你大哥。有將來一說，便只依兄妹之禮罷了。」於是兩人

平拜。

　　鸞吹頭上拔一枝金鳳釵，簪在蛟吟發上；又解龍兒所佩雙玉蓮環，佩於蛟吟帶上，道：「以此二物為定。俟我寫書進京，女兒

亦通知令祖，然後備禮定親。」蛟吟歡喜，受了插定。合衙人俱來祝壽，一概辭去。

　　午後，大排筵宴，雙慶生辰。東方僑於席間取歷本，擇於次日起身回家。鸞吹知有祭祠、謁墓等節事，不敢復留。十六一早，

復備席餞行。龍兒定於十二月初一日按湖州，先於二十四日至杭州，補看各營。隔晚二十三日，至江頭，將要泊船，外水把篷一

折，船折過岸，幾個外水齊用長篙，往岸盡力一篙，那船直掀過來，再湊潮水一衝，舵工又把舵捩脫了水，那船便直往江心翻去。

舵工水手各搶船板，赴水逃生，一船之人，俱落江底。

　　第二號船上，便是鸞吹、蛟吟，眼見龍兒落水，魂魄一齊飛散。蛟吟忙喊：「不論諸色人等，救起大老爺的，賞銀一千兩！隨

從人等，每一人一百兩！」鸞吹、柏氏、天絲等，便俱依言同喊。重賞之下，必有勇夫。本船後船水手，衙役中熟於水性者，便紛

紛跳下。須臾，成全舉著龍兒，伏波舉著錦囊，金硯亦撈有船板，趕至船邊，鸞吹、蛟吟、柏氏、天絲方才住抖。龍兒送進中艙，

寒冬天氣，被水一浸，被風一括，已面無人色，牙關咬緊。鸞吹便不顧男女之嫌，把濕衣濕褲脫下，手上解下印囊，放開胸前衣

服，抱坐懷中溫暖。但酒既飲多，又已疲乏，便沉沉睡去。

　　成全、伏波復下水，救起四個小內監。各水手衙役，又撈著六個小內監，兩個門子。上下諸人，一名不少。俱吃火酒醬姜，不

飲酒者即灌薑湯，個個救活。鸞吹大喜，把京裡帶來的五千銀子，兌出二千三百兩，分賞眾人。蛟吟忙問：「金硯可能勞動？」柏

氏道：「他原識水性，撈有船板，未經沉底，現已照常。」蛟吟忙喚至頭艙，給與現成牌票，吩咐如此如此。金硯答應上涯。

　　門子傳稟：「岸上文武各官伺俟請安，不敢稟見，求示進城時刻。」蛟吟吩咐：「天晚夜涼，大老爺在船過夜，打發各官俱

回。只派兵役巡更守夜，打撈敕命等物可也。」門子傳諭訖，復稟：「敕命儀仗等物．已經各官撈齊曬晾，明早稟繳。」鸞吹道：

「船裡不便益，你怎不同我商量，竟自發放？」蛟吟附耳說道：「今日翻船，不關風水，必係陳榮、安富等設謀，夜裡必復來暗

害。當令成全、伏波夫婦徹夜偵探，錦囊夫妻徹夜防守。若得有賊人，則國法可伸，私仇可報矣！」鸞吹似信不信，含糊答應。

　　蛟吟一面吩咐家將們巡防，一面催促夜膳，俟龍兒醒轉，述知其意，並催早睡。龍兒點頭道：「一些不錯，父親在京早已料

到，故特奏帶成全、伏波。我們用過夜飯，便是歇息。只是鋪蓋已落水中，便有撈獲，亦不可睡矣！」鸞吹道：「此時只索行權，

我與女兒一被，你就睡我之被可也。」到得半夜，忽然發喊。說：「拿住鑿船賊了！」登時岸上兵役，船裡諸人，一齊驚起。伏波

已捆縛一人，驗是舵工，丟落船頭，將鎖練鎖好，仍去巡緝。

　　至天明，各官投揭，稟繳敕命等物。幸敕書用油紙封卷，裝入竹筒，未經浸濕。龍兒令家眷進衙，舵工發監。自己帶領家將，

徑赴教場看操。罰跪穿耳者，不過十數人；合計賞數，竟在八分以上；因違了期限，降作六分以上，給與功牌。官士渚等，皆歡呼



叩謝。回到衙中，金硯已獲帶舵工妻子，並安富之妾，及一個和尚，即是江西禪師，名喚白玉。在衙密稟道：「家將奉小姐之命，

昨日進城，先到安富家中，安富不在家，見這妾進禪房，與白玉奸宿。俟其睡熟，點起悶香，將姦夫奸婦雙捆，想要解醒，嚇問安

富密謀，及舵工妻子足跡。適見床頭一隻拜匣，緘封秘密，打開看時，見這一紙議單，已自畫供招。因把小姐所付牌檄，連夜傳了

聞人將軍，並城守營汛，圍了陳、安兩宅。在陳榮家內，捉獲其子陳相，並安富兩人。在安富家內，捉獲舵工妻子。陳相、安富交

與聞人將軍看管。家將把這四人解案聽勘。」龍兒看過議單，立刻坐堂，監提舵工、陳榮，並拘到陳相、安富勘問。

　　先喚舵工上堂，將議單給看，喝令實招。舵工見各犯俱齊，議單現據，徒受刑法何益？因實供：「陳榮設謀，陳相、安富主

使，知小的兄弟們熟於水性，許給一萬兩銀子，要害大老爺性命。這就是小的妹子，現為安富之妾。船隻本錢，又俱是安富的。該

死聽從。憑這白玉禪師立了議單，事成之後，陳、安家各出銀五千兩。把小的妻子，預先藏入安府。小的因見大老爺被人救起，原

想逃走。後因大老爺仍宿在船，便與兄弟們商議，若鑿得沉船，仍可得萬兩銀子，不須逃走，該死又來鑿船的。四個兄弟，見小的

被拿，想是都逃走了，實不知他們去處。」舵工妻子、陳榮、陳相、安富、白玉，見舵工已招，又有議單確據，俱不待加刑，各各

供招，畫供已畢。

　　後審姦情，又是雙雙捉獲的，無可抵賴，亦具直招。奸婦說：「白玉本事好，府中女眷半與通姦；小婦人撞破了，才被姊妹們

捉住，與白玉通姦起的。」龍兒拍案怒喝，不許指攀，那奸婦才不敢牽扯，帶褲責四十板發回。喝把白玉夾一夾，棒打四十翻青，

白玉大叫：「犯僧已直招了，求免夾棍！若但治奸罪，犯僧願打；若還要治議單之罪，律上載明二罪同發，應從重論的！」

　　龍兒喝道：「你這賊禿，無惡不作，還想二罪從重嗎？休講別事，只安富這廝，供養人在家，要求福田利益，是要把家中女人

俱佈施與你姦淫的嗎？論起法來，萬死猶輕；一夾四十，是從寬不過的了！」左右呈驗夾棍，揀了一副極短極硬的；呈驗竹板，揀

了一對極重極毛的。這一夾棍，四十板子，把白玉十分性命，去了九分多些，只剩有七八釐米景了。當將舵工妻子討保，各犯分發

司府兩監，疊成文卷，差了急足，拜發本卷。又將一千兩銀子，分賞金硯、伏波，以旌其功。

　　次日，起馬按湖州。至二十日封印後，事已大簡。到二十六日，更是閒空。鸞吹道：「文武之道，一張一弛。這幾日內，你兩

人可尋些頑耍之事，引我喜笑喜笑。」龍兒道：「頑耍之事，如下棋、抹牌、投壺、打雙陸、搶紅、猜手、賭拳、奪標、打鞦韆、

捉迷藏俱是，姑娘吩咐該做那一樣？」鸞吹道：「雖都是頑耍之事，卻不發笑，只有捉迷藏好笑些，女兒可肯做？」蛟吟道：「倘

被大哥捉住，可不乏趣；女兒也不便捉住大哥！」鸞吹道：「你也說出幾件來看。」蛟吟道：「還是藏鬮、拆白、猜謎、摺紙符、

紮鮑老、績生麻、對巧對罷？」鸞吹道：「也不發笑。」龍兒道：「翻角鬥、豎晴蜒、上竹竿、甩台腳、豁虎跳，跌百腳、接長

人、裝矮子、三人騎白馬、七人牽黃牛罷，這卻又是頑耍，又得發笑。」蛟吟慌道：「這是一件也做不來的！」

　　龍兒道：「你只不肯做罷了，不信一件也做不來！也罷，如今和你扮鬼臉，賭笑面，難道也不來？」鸞吹笑道：「扮鬼臉，女

兒也是不肯的。這賭笑面，又是你的絕技，鳳姐這頭親事，不是你吃奶時節賭笑面騙來的嗎？」龍兒不覺失笑。蛟吟問：「姐姐與

大哥怎樣賭笑？」鸞吹笑道：「那時你姐姐還是七八十歲老人，沒到這世裡來哩！」因把安樂窩內龍兒與水夫人賭笑，及湘靈等議

親之事說知。蛟吟失笑道：「原來姐姐是沒曾投胎就定親的，就真是天緣了！」

　　鸞吹道：「我倒想有一法，不如說笑話罷，除了村的陳的不許說，要各出心裁，與你我三人有些關合，謔而不虐，又發得人

笑。丫鬟們取酒殽來就算行令，吃一令杯說一笑話。發得兩人的笑，兩人俱吃還一杯。發不得笑，收回了一杯，重說。如串捏有

情，發得大笑，兩人須吃三杯。但不許強著不笑。就從我先說起，挨坐而來，週而復始。」丫鬟們如飛取到酒殽。

　　鸞吹乾一小杯，說道：「這裡湖州人家，有四個姊妹，閒談天下快心之事。大姐道：『生有好女兒，是最快心的事。』二姐

道：『有好女兒，又配得好女婿，才是快心。』三姐道：『有好女兒配了好女婿去，便得再過繼一個好女兒，方得快心。』四姐

道：『過繼著好女兒，須得也配給好女婿，方是第一等快心。』大姐不依道：『有好女婿的快心，原為好女兒見，過繼女兒雖好，

怎比得親生女兒？反一併配給女婿，去分女兒之愛，這不成了癡子心？』四姐道：『現在文按院的丈母，不是過繼個好女兒，就許

給他的好女婿，每日心花開放，笑得口都合不攏來，把親生女兒撇在腦後，怎不見人說他是個癡子呢？」』龍兒、蛟吟都笑了。

　　蛟吟道：「母親真個掉得下姐姐？怎不同出京來？」鸞吹道：「初時也記掛，自得了你，便把他放淡了。我這笑話卻是真情，

連自己也解脫不出是啥緣故哩！」蛟吟撲入鸞吹懷中，撒嬌道：「莫非前世原是母親的女兒，怎得母親憐愛副這等地位？」鸞吹抱

坐膝上，叫丫鬟斟酒。龍兒、蛟吟各乾一杯。輪到龍兒，龍兒又乾一杯令酒，說道：

　　「父親定了規條，皇上降了詔旨，僧尼道士年未滿四十者，勒令還俗；四十以上者，不許招受年少生徒。陽間便是府州縣官奉

行，陰間便是城隍奉行。城隍查到觀音庵裡，見觀音身邊，立著善財、龍女，大怒道：『奉旨不許招受年少生徒，你這尼姑怎敢違

禁呢？』觀音慌道：『並不是招受的徒弟。』指著龍女說：『這是女兒；』指著善財說：『這是女婿。』城隍道：『這兩個男女年

紀甚小，還不是婚姻的時候，怎得存在一處呢？』觀音說：『是童養在家的。』城隍道：『你這面貌甚是少艾，奉旨是該還俗的，

可曾嫁有丈夫呢？』觀音說：『早已嫁有丈夫。』城隍道：『丈夫是誰？』觀音道：『是東方翰林。』城隍道：『你既嫁東方丈

夫，怎不同丈夫往東方去，還住在這南海邊上呢？』觀音指著善財道：『這女婿家住吳江，』指著龍女道：『這女兒家住松江，都

在南海邊上。』城隍不等說完，即駁問道：『你家住南海普陀落伽山，誰人不知？怎說你的女兒，住在松江？』觀音道：『實不敢

瞞，這女兒不是親生，是過繼松江府錢家的。因歡喜這女兒、女婿，要就近照管他，便拋撇了丈夫，情願冷清清的，守著兩個男

女，連這樣大節下，都不回去過年哩！』」這笑話，把合房的人都笑個不住。

　　鸞歡更是眼睛沒縫的笑，說：「這扭捏得好，比我的笑話強遠了！只是面貌少艾，卻說不上，我自己知道是個老婆子樣兒了。

」天絲道：「大小姐皮色少嫩，還像不滿二十歲的人，怎說起老來？」鸞吹笑道：「我若不滿二十歲，就是歡喜女兒、女婿，這樣

大節下，也要回去過年了！」天絲等都笑道：「大小姐原來也會說趣話的！」鸞吹笑道：「今日是講笑話的日子，許你板板兒講道

學嗎？閒話休題，女兒，我合你該吃三杯，且乾了酒，好聽你說。」於是，放下蛟吟，各飲三小杯，蛟吟又吃了一小杯令酒，說

道：

　　「觀音愛那女兒、女婿，帶在身邊，時刻不離。不想女婿善財有個仇家孫行者，探知觀音要往杭州天竺去受香花供養，變作南

海守洞黑熊神，架了觀音的慈航寶伐，泊在岸邊。觀音帶著善財、龍女上了座船，開至中間，行者弄神通，把船一側，將善財翻落

水底。幸有花籃內金魚在海中遊戲，登時將善財送起，雖未傷命，卻被冷水一淹，海風一刮，已是凍壞牙關，咬得格格的響。觀音

著忙，替善財脫去裹肚紅褲，解開胸前纓絡，抱坐在懷，用熱酒醬姜去其寒氣。龍女恨那行者，走出頭艙，想設計擒獲猴精。觀音

救轉善財，忽地回頭，不見龍女。那龍女雖不是觀音親生之女，卻勝如親生女兒，異樣疼惜，只認是也掉下海，猛吃一驚。忙踏蓮

花，向海底尋覓不見，認是他父親敖順救去，逕入水晶宮裡。那時東海龍王，請洞庭龍王女婿柳毅做先生，教龍子、龍孫的書。觀

音受驚之後，心神恍惚，竟錯認洞庭龍王之女婿，做東海龍王之女，上前就叫女兒。柳毅忙跪在地，回叫母親。那些龍子、龍孫都

詫異極了，說：『先生怎自認起女兒來？』柳毅道：『你們有所不知，天下人那一個不冷淡先生，親熱女兒？若肯把先生認作女

兒，是求之不得的事！你不見松江錢蛟吟剛做得幾日先生，就認東方太太做了母親，把他愛若親生，風吹肉痛，由著他裝憨帶癡的

坐在懷裡，敲松子，剝瓜仁，呷和合湯，說笑話，吃酒行令，好不快活哩！』」鸞吹正呷著一口和合湯，猛然失笑，噴了滿地。

　　龍兒及丫鬣、僕婦，俱笑不絕聲。鸞吹道：「你兩個一認善財，一認龍女，把我硬派作觀音。善財嘲笑觀音少艾，拋撇丈夫，

冷清清地不回去過年。龍女嘲笑觀音，連人也不認得，將男作女，亂叫女兒。這不成了善財、龍女戲觀音嗎？姪兒，我與你各吃三

杯，再罰善財、龍女戲弄觀音酒一杯。女兒做先生時，我幾會冷淡過來？再罰女兒屈說酒。」龍兒、蛟吟俱先乾罰酒，龍兒再陪鸞

吹吃過三杯。

　　蛟吟請鸞吹重說起，鸞吹道：「我年紀比你兩個多，意智卻少；身量比你兩個長，口才卻短。那裡會翻心挖肚，造出這些話



來！母親常說樂不可極，肚也笑得疼了，趁好住罷。到陳夕那一日，同我守歲，限你兩人，一遞一個說笑話，我只出耳朵聽著，笑

到天明罷。」

　　二十八日，聖旨、家書齊到。陳榮依謀殺制使已傷，為首律絞決；陳相、安富、白玉、舵工，俱依為從，律杖一百，流三千

里。欽賜龍兒福字、鹿尾、金錢、元寶。清寧、坤寧宮賜金豆一升、銀豆三升。水夫人及諸媳、遺珠賞壓歲銀錢。水夫人、田氏、

紅豆、素娥復送鸞吹銀緞糕果羊鹿等物。字內說：蛟吟之事。聽鸞吹主持。麟、鳳、鵬、鼇四兒，公裱一冊頁，恭祝龍兒十齡榮

壽，並德政詩四十首。素臣候謝鸞吹訓戒龍兒。內述：田寶得子，家眷久到。驥兒已定楚王世子之女。始升贈龍兒冠帶靴袍。鳳姐

稟說：父親身體康健，但時常記掛母親。

　　鸞吹看過，忽然不情不緒起來，虧著龍兒、蛟吟百般承順，過了些時，便丟下了。鸞吹久得尚功之書，一口允親；水夫人書

到，便擇了明年正月十五團圓吉日行定，差人往常通知。

　　成化十三年正月初一日，按嘉興。十五日，行聘。二十日，赴松江勘鹽場，連寧、紹、嘉、鬆四府，共清出勢要中鹽四十一萬

五千六百三十引，除去貧難老幼日負鹽十萬四千三百二十引，每歲實增銷官引三十一萬一千三百十引，鹽政肅清。二十五日，拜發

終任本章，令金硯飛馳至京。二月初四日本回，奉旨加右都銜，巡按福建，督理戎政如故。

　　始升致書鸞吹說：「夫人出京，雖為照管女婿，亦因迎養父母。福建途遙路險，難以迎養，女婿年又稍長，政事有蛟吟幫助，

衣食有諸家將妻料理，可以放心。婿固當愛，女亦未可久拋也。應否回京，惟夫人自決！」鸞吹還在少年，夫妻又甚恩愛，自鳳姐

書來，觸動情腸，常有相思之況，又被此書一提，便決意回京。龍兒苦留不住。蛟吟不尷不尬，便亦力辭欲歸。

　　鸞吹恐蛟吟一去，龍兒再像前番勞苦，如何當得？卻又想不出留蛟吟之法，一夜睡不安枕，忽然想起，明日便對兩人說道：

「我是必要回京的，女兒是斷不可去的。但我既回京，你兩人實有許多不便，不如趁我在此，擇一吉日，替你兩人圓房，便沒有嫌

疑了！」蛟吟羞得滿面通紅。龍兒慌道：「姪兒今年只十歲，二妹只九歲，天下那有十歲九歲的孩子成婚之事？這個斷使不得！」

　　鸞吹道：「八歲幕賓，九歲巡按，也是天下沒有的，何妨自我安古？我原憐你獨自一人，衾寒枕冷。當初二哥與你大母、二母

都是同床合被，貼身著肉過來。你只如二哥一般，坐懷不亂，留還女兒原璧，以待將來，才算得一個奇男子。母親書上原說，蛟吟

之事聽我主持。如今也不必通知京中，也不必通知常州，由我作主，令你兩人同床合枕，便知寒著暖，毫沒嫌疑。一切飲食起居，

疾痛痾癢，互相照料，我去便可放心。也不管你兩人情願不情願，要硬做主張的了！」

　　龍兒、蛟吟正自沒法，只聽見外面哭聲大起，沸反盈天，鬧上堂來。鸞吹大驚失色。龍兒，蛟吟一時倉卒，亦覺詫異。正是：

　　十歲新郎千古話，九齡巡按萬人心。

　　總評：

　　擇婿之法，太上論德，其次論功，其次才貌，門第其末焉者耳。尚功為功名才貌所動，不以孫女為人妾媵，無一字道及門第，

其見已高人一等。蛟吟則必欲德與才稱，再議婚姻，將相貌功名一併丟置腦後，方是第一等擇婚之法。八歲小孩作如此見識，咄咄

怪事！

　　龍兒看破改裝，便覺有男女之嫌，萬不愧素臣之子。蛟吟豈料不及此，而顧疑其冷落，以致病幾不起？此則當局者迷，非龍兒

厚而蛟吟獨薄，龍兒正而蛟吟獨邪也。論史諸套，都不作設身處地之法，屈殺千古血心任事之人，正復不少！

　　細寫折篷、撐篙、脫舵、搶板，便知翻船不由風水；既知不由風水，便知翻船之故。若待蛟吟喚金硯給牌票，始起疑心，便非

善讀書人。喚金硯給牌票，令成全、伏彼徹夜偵探，正特表蛟吟靈警。妙在以酒多疲乏，沉沉睡去，放過龍兒；尤妙在更抬出素

臣，且逆料於數日之前，數千里之外也。心靈手妙，妙何可言！

　　既翻船，復鑿船，奸徒之計誠可畏！而素臣、蛟吟，一則先事預防，一則臨事急智，俱足以救溺擒凶，誰謂小人之計常伸，君

子之防不密耶？獲奸一節，似可不必，而伏安吉之仇合。作書本旨，俾求福田利益者，發一深省，關係甚大，固未可輕議也。

　　三笑話俱生新，而愈出愈奇，足以濬靈府而鑿鈍根。尤妙在拖寫除夕，令人無限朵頤之致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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